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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从商务汉语教学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教师、教材和教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师专业素质有待

提升、教材缺陷以及教学模式与方法需更新等。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通过超语视角优化留学生商

务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结合超语理论和商务汉语教学，研究旨在为商务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提供新思路，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探讨。研究聚焦于中国南方一所高校的留学生商务汉语专业班级，主

要研究了商务汉语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超语实践类型以及他们对超语实践的态度。通过课堂观察、访谈

以及相关文档记录，发现在商务汉语教学过程中师生课堂的超语实践可分为概念理解和概念解释两种类

型。同时，研究表明在商务汉语课堂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对超语实践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有助于增强对商

务汉语知识的理解、记忆与课堂参与度，并降低对相关知识的认知难度。因此，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法能

够帮助教师充分利用留学生的语言资源并结合可视化的教学资源，解决其语言障碍，提高对商务知识的

理解力，从而提升学习主动性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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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
lyzes the issues existing in terms of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cluding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deficienci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necessity to update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
poses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for Business Chinese courses for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through a translanguaging perspective. By combining translanguaging theory with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
ing model for Business Chinese courses and enrich explorations in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clas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joring in Business Chinese at a university in 
southern China, primarily investigating the types of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of teachers and stu-
dents in Business Chinese classroom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uch practices. Through class-
room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relevant documentation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
ing Business Chinese,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he classroom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l explana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Business Chinese classroom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ranslanguag-
ing practices, believing that they help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tention of Business Chinese 
knowledge and class engagement, while reducing the cognitive load of such knowledge. Therefore, 
translanguaging as a pedagogy can assist teachers in fully utilizing the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reper-
toir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ncorporate the visual teaching resources to resolve their lan-
guage barriers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on of Business Chinese knowledge, consequently en-
hancing their learning initiatives and achievements in suc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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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汉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

各国对精通汉语并具备商务实践能力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然而，传统的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往

往存在着与时代脱节、学生被动学习、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和实际应用

能力培养。因此，提升商务汉语教学质量是一项紧迫且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任务。根据陆俭明的研究，提

高商务汉语教学质量的三个关键条件包括：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编撰高质量的相关教材，以及采用

高效率的教学方法[1]。鉴于此，本文作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了广泛检索，并对商务汉语教学现状的

相关文献进行了综合梳理，旨在对教师、教材和教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总结。 

2. 文献综述 

2.1. 教师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许多学者对商务汉语教师队伍现状展开深入探讨，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瓶颈。例如：韩沛玲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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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汉语师资问题归纳为外语能力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不够高。她指出当前商务汉语教师队伍存在外语能

力不足、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水平有限、现有师资结构难以满足商务汉语专业教学需求和学科发展要求[2]。
此外，郑婷指出在当前发展阶段，商务汉语教师队伍存在数量不足和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商务汉语教

师普遍缺乏商务领域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个人能力提升和学习的重视程度较低，急需提升专业素养[3]。 
另外，梁丹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和教师的访谈调查发现，在商务汉语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与

普通汉语课程相似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教师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表达不清晰以及教学方法

缺乏科学性。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到商务汉语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有效性[4]。与此同时，林美玲和王

鹤楠的研究指出在高校商务汉语教育领域存在着教师队伍专业化不足、教师发展体系不完善、教学与科

研失衡以及教师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商务汉语教育的质量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都构成了一定的障碍[5]。 

2.2. 教材缺点 

鉴于商务汉语教学相对较新，存在着众多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商务汉语教材的缺陷问题尤为突出。

其中，胡霞通过对商务汉语教材中的商务语言知识类教材进行统计研究，收集整理了 2000 至 2013 年期

间出版的商务汉语教材。她发现教材存在以下问题：种类不够齐全、规范性不足、精品教材匮乏[6]。此

外，根据屈慧的研究发现商务汉语教材在灵活性、生动性、个性化以及时效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7]。另

外，杨一飞对近年商务汉语教材进行分析后指出教材内容缺乏时效性、针对性差、教学等级标准不一致

等问题[8]。 
还有，王欣睿认为商务汉语教材更新不够及时，未能反映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且选取的业务种类

和范围有限。他强调商务汉语教材应以交际性和实用性为原则，紧扣学习者实际需求进行编写[9]。并且，

管鑫通过对现有商务汉语教材的综合分析发现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学习者需求，存在忽视非课堂类教材、

专项型教材单一等问题[10]。再者，林芳莉通过对商务汉语学习者反馈调查发现学习者对教材整体满意度

不高，认为教材内容与个体需求不匹配，语言死板且问题设计枯燥，难以跟上时代和产业变革[11]。 

2.3. 教学模式与方法需更新 

学者们在揭示商务汉语教师和教材存在问题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商务汉语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弊端，

并展开了大量研究。根据袁建民的观点，商务汉语教学中存在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学习者的语言水

平较低与商务活动的高知识需求之间的差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务汉语教师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确

保商务知识内容的实用性和语言讲解的简明易懂，同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教学，以提高商务汉语

的教学效果[12]。在屈慧的研究中，除了发现教材问题，还指出商务汉语教学存在着教学模式落后、教学

方法单一、缺乏生动性和吸引力的问题[7]。王欣睿认为目前商务汉语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缺乏生动性，

容易导致学生被动接受教师讲授，学习机械化，效果不佳。他建议推广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的能力。此外，他还提出建立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并根据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因材施教[9]。 
与此同时，朱敏与何莉通过对商务汉语教学现状的分析和研究发现许多教师在商务汉语教学中使用

的是老套的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商务市场的动态变化需求。他们还发现，一些教师将教学内容简单制作

成课件，导致学生难以把握重点，学习负担加重，商务汉语教学实效性得不到提升。为此，他们提出优

化教学模式和加强情景教学法的重视[13]。郭敏以义乌 Z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调查研究了商务汉语专业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教学现状。他指出目前存在教学方式不够多元、教学方法固化、教学模式过于固定

以及多媒体使用不熟练、课堂内容无法展现等问题。他建议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探索新颖的教学模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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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文献资料的检索和分析，可以发现商务汉语教学面临一些障碍，例如：教师缺乏商务汉语

教学的专业素养、教材内容选取和编写不科学、教法单一、教学模式落后，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等。此外，

学生的语言障碍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之一。然而，目前较少有学者从留学生的语言障碍入手分析其

对商务汉语教学的影响，尤其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作者提出将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法应用于商务汉

语课程教学，以优化现有的教学方法，缓解留学生在商务汉语课堂学习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障碍，增强其

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力，进一步提高留学生的商务汉语学习水平。这些建议希望能对商务汉语课程的

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丰富国内外关于商务汉语教学的研究。 

3. 教学与理论框架 

“超语”(translanguaging)一词源自威尔士语“trawsieithu”，由 Cen Williams 提出，用来描述威尔士

语/英语双语教育中的一种教学实践[15]。不同学者对超语概念的理解与阐述略有差异。García 将超语定

义为“双语者参与的多种话语实践，以便理解他们的双语世界”[16]。Baker 认为，超语是“通过使用两

种语言来赋予意义、塑造经验、获取理解和知识的过程”[17]。Canagarajah (2011)则认为，超语体现了“多

语种演讲者在语言之间穿梭的能力，将构成其语言库的各种语言视为一个整合系统”[18]。 
随着对超语内涵的不断深入探讨，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从社会环境角度研究超语现象。Bailey 指出，

超语“不仅包括双语和单语交流中的社会意义形式，还能够将历史上的权力结构与特定地点和时期的含

义与价值联系起来”[19]。Flores 和 Schissel 认为，超语打破了以国界划分和命名的语言界限，呈现出一

种动态的、社会性的以及文化性的社会实践[20]。而 García 和 Li 则强调了超语的变革性特质，指出它“在

互动过程中促成变化，认知和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持续使用的语言模式”[21]。在实际的交际语

境与意义的构建中，说话者会灵活调整并调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语言资源进行混合使用并有机整合，超

越了以国家为界限命名语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为语言的使用注入新的可能性[21]。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探讨了超语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应用。例如：Infante 和 Licona 描述了如何在双

语学科课堂中使用超语来澄清专业术语的含义、与学生的先前知识建立联系、并促使学生参与各种科学

实践(如：观察、提问、假设和解释) [22]。这三个功能为评估教师超语实践对内容学习的影响提供了基础，

并阐释了学生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EMI)课堂中运用超语表达的目的和动机。还有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超

语可以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来实现多种教学效果，包括：解释学科内容、激发学生的口头产出、管理

课堂纪律和建立师生关系[23]。正如 Cenoz 和 Gorter 所说，超语“旨在通过使用学习者语言库中的全部

资源来提高学生在学校语境下对语言和内容的使用能力”[24]。García 和 Sylvan 指出，“超语教学涉及

学生为学习目的使用不同的语言实践，而教师则运用包容性的语言实践来实现教学目标”[25]。在这方面，

超语不仅促进了对内容的深入理解，还在与更为主导的语言相互关系中发展了较弱的语言。此外，超语

还有助于双语使用者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融合[26]。因此，超语被认为“具有改变学习和教学性质的潜力”

[21]。 
超语实践不仅限于口头形式，成功的实施需要多种模态的支持，包括：手势、物体、视觉提示、触

摸、语调、声音以及其他非语言交流方式[27] [28]。正如 Mills 和 Unsworth 所指出，语言和读写实践一直

都是多模态的，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语言、视觉图像、手势、姿势、动作、声音或沉默，这些都是交

流中需要关注的元素。它们传达着不同的含义，应当综合考虑，而非局限于单一感官[29]。据 García 和 Li
所述，文本和图片中多种语言符号的结合使用可以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超语实践能够促

进对“人类创造力、人际互动和人类知识复杂性”的深入理解[21]。对此，一些学者已开始探索超语实践

和多模态教学法的结合。例如：Wang 和 Danni 深入分析了一名国际中文教师如何设计和实施数字多模态

写作(DMC)课程。该研究更加关注学生的视觉和视频项目，支持学生利用多模态符号资源创造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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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多模态写作作品，以应对汉语语言的特点[30]。 
综上，可以认为超语是混杂的语言与模态符号。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超语以师生之间的多语言互

动来构建出一个包容性的课堂环境，使学生在熟悉的语言框架中学习新知识，进而提高课堂互动性和参

与度。此外，在超语实践中可以利用多模态符号来建构意义，因而又与多模态理论相结合，即利用文本、

图片等多种符号资源来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语强调语言使用者能够灵活

调动其语言库中全部的资源与模态符号进行动态的语言实践。由此可知，超语的内涵及其在社会环境和

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彰显了其在全球交流中的重要性。当超语运用于外语教学的课堂时，学生能够最大限

度地利用其语言资源，激发其创造力和双语潜能。为满足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外国留学生的学习

需求，中国许多高校开设了商务汉语专业和相关课程，旨在培养留学生商务知识与汉语知识。然而，多

年来此类课程存在教学效果不佳和学生商务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旨在从超语理论的视角出

发，探究商务汉语相关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以缓解商务汉语专业课堂教学中留学生所面临的语言障碍与

对相关专业知识理解的困难，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商务汉语学习水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1) 在商务汉语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识别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哪些超语实践类型？ 
2) 在商务汉语课程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对超语教学实践的态度是什么？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4.1. 案例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案例研究法，因为该方法允许研究者“在真实环境中深入研究某种现象，即所谓的案

例”[31]。案例研究方法强调“在案例的自然背景中进行研究，允许研究对象在其自然环境中被观察和分

析”[32]。此外，通过对一组参与者给予集中关注，案例研究法在深入研究问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31]。
本研究的重点是探究超语视角下商务汉语课程的构建，以提高留学生在真实商务汉语课堂学习过程中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基于此，下一部分将首先阐明研究地点和参与者，然后再详细介绍用于数据收集和分

析的工具。 

4.2. 研究地点   

案例研究可以分为“单个案例研究”和“多个案例研究”[32]。本研究的地点是位于中国南方的一所

大学，该大学为商务汉语专业方向的国际留学生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市场营销、战

略管理、创业模拟、商务案例等。在学校，班级是一个学生愿意表达情感，并分享学习经历和感受的地

方。因此，该环境自然地形成了单个案例研究地点和对象，有助于深入了解学生在商务汉语课程中的学

习情况和体验。 

4.3.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的学生参与者是来自该校商务汉语专业方向大三的一个班级，班级学生人数为 22 人，其中有

4 名学生参加了访谈。学生参与者具有以下特点： 
1) 他们至少学习了三年的中文。 
2) 他们具有中级汉语水平，在 HSK4 到 HSK5 之间。 
3) 他们能够使用英语和汉语，并主要用于获取知识和进行日常沟通与交流。 
另外，2 名为该班级教授相关专业课程的老师构成了教师参与者。两位教师以汉语为母语，并能熟练

使用英语，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此，这两位教师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在汉语(普通话)和英语

之间进行转换，并有意识地采用超语教学法促进相关课程的教学。同时，为了保护参与者的身份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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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了一些有趣的中国名字作为他们的化名。 

4.4. 数据收集方法  

在开始收集数据之前，已征得参与者的同意，并保证他们的保密性、匿名性和自愿性。本研究主要

采用课堂观察、个人访谈以及文档记录的方法作为数据收集工具。 

4.4.1. 课堂观察  
本研究采用了课堂参与式的观察方法[31]。作为该校一名在职教师，研究者既参与了相关商务汉语课

程的教学，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课堂观察。观察的重点是留学生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展现的超语实践，

以及将超语教学法应用于相关课程教学中的课堂互动与学习效果。观察时间跨越了 2023 年秋季学期至

2024 年春季学期，即相关商务汉语课程的教学期间。每次的课堂观察大约持续 45 分钟，数据以录音形式

记录，并随后进行转写处理以供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使用。 

4.4.2. 个人访谈  
本研究在该班级中邀请了 4 名具有不同中文水平的学生以及 1 位相关课程的授课教师，分别进行了

个人访谈[31]。每次访谈持续 30 至 60 分钟。研究者提前准备了针对不同参与者的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学

生与教师对超语教学法的看法、支持该教学法的理由，以及超语教学法在课堂中对留学生相关商务汉语

知识与语言学习的影响。访谈内容被记录为音频文件，然后进行转写以供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使用。这些

通过课后访谈方法收集到的数据被用于评估超语教学法对提升商务汉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和知识学习的

适切性与有效性。 

4.4.3. 文档记录  
在案例研究中，从相关文件中收集数据的目的在于“证实和补充其他来源的证据”[31]。为了深入探

索在超语视角下如何有效地构建商务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本研究还搜集了教师所使用的教学课件、教

学反思日志、以及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中完成的记录，作为相关数据来源。这些数据以文本形式存储在

文档中，有助于弥补在课堂观察和个人访谈中可能遗漏的信息，从而确保所收集到的数据具备完整性和

可靠性。 

4.5.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从完整的随笔、访谈记录、文件和其他实证资料中选取、聚焦、简化、提炼、转换出现

的数据的过程”[29]。本研究采用了开放编码(open coding)和专注编码(focused coding)的两轮编码过程，

以生成主题代码[33]。首先，研究者运用开放编码对课堂观察记录、访谈记录和文档资料展开归纳分析。

然后，基于模式编码(pattern cod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进行专注编码，对编码进行主题分类，

并将突出的主题和概念整合到教学与理论框架的构建中[33] [34]。随后，采用证据与概念单元分析的策略

(evidentiary-conceptual unit analysis)，用于数据的呈现和解释，以促进数据分析过程的完善并进行相应的

撰写[34] [35]。 

5. 研究发现 

本节将呈现数据分析结果，以编码生成的主题作为标题，以回答本研究提出的两个问题。 

5.1. 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学生与教师的超语实践 

5.1.1. 概念理解所激发的超语实践 
例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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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大家看一下什么情况下，你才会有一个生产观念上的营销管理？比如说这个杯子是小兰他们工厂生产的，

对不对？而且只有她家能生产，对不对？别人家生产不了。 

学生 1：Monopoly。 

老师：对，垄断了，对不对？刚刚小兰提到了一个词语很好，mono…… 

学生们：Monopoly。 

老师：它属于比较垄断性的，只有她自己能生产。而且我们说卖方市场是处于 absolute advantage，这个时候她是

生产的 NO.1，只有她能生产，它垄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种叫生产观念的营销管理，是比较传统的。 

(课堂观察，2023 年 9 月 18 日) 

在这个示例中，学生和教师使用中文和英文交替来表达和理解营销管理中的概念。首先，基于老师

的描述，“monopoly”一词随即被一名学生提及，其他学生们回应并重复该词。然后，老师利用“absolute 
advantage”(绝对优势)和“NO.1”(第一)解释“垄断”这一关键概念。通过超语实践，学生们在超语的环

境下掌握了“monopoly”，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营销管理中的生产观念。此外，通过引导学生回应并

补充，帮助他们扩展了相关词汇和概念。这种词汇启示和知识建构有助于学生将新学到的知识与已有的

知识框架联系起来，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营销管理概念的理解，还提高了他们的语言技能[17] [36]。由此

可知，“垄断”这一抽象的商务术语在教师的引导下使学生能够逐步构建对复杂商务概念的理解，继而

快速掌握新知识。 
例子 2： 

老师：看完这个视频后，请大家讨论一下对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这个概念的理解。 

学生 1：你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图，下面那个是 quantity，你的 quantity 越增加，你的 cost 就会也减少，因为你

的 quantity 多了，fixed cost 就减少了。然后随着 cost 的降低，你的利润会增长，你刚刚有一个 break even 过来。 

学生 2：那个 break even 你可以再说一下吗？ 

学生 1：比如说眼镜的 cost 是 10 块钱，你卖出去的价是 1 块钱，你要卖 10 个眼镜，它这个 break even 才能 cover

你的 cost，你要是不考虑你的 cost 的话，你就是亏本的。你要产生你的 barrier to entry，你的 quantity 越多，你的 cost

就越少，你的竞争力就会越大。 

(课堂观察，2024 年 4 月 1 日) 

在这个示例中，学生和教师展现了一种对于战略管理课程中相关概念理解所激发的超语实践。例如，

学生和教师在探讨规模经济概念时采用了中英文交替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教师首先以中文向学生们

提出了对于“规模经济”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但课堂上一些学生表现出疑惑的神情。很快，其他同学

主动为这些学生提供了英文的翻译，于是教师也随即提供了相关的英文表达。在课堂讨论过程中，一位

学生提到了在规模经济中“quantity”(量)与“fixed cost”(固定成本)的重要关系，进而引出了“break even”
(盈亏平衡)这一术语。接着，另一位学生对“break even”(盈亏平衡)这一概念提出了疑问。该学生随后以

具体实例进一步解释了在实现“break even”(盈亏平衡)时“cost”(成本)能够被 cover (支付)。同时，该学

生强调了“barrier to entry”(进入壁垒)时所需的条件，即随着“quantity”(量)的增加，“cost”(成本)会减

少，从而产生的规模经济将有助于形成竞争力。 
在对话过程中，通过对“break even”(盈亏平衡)的讨论，学生和教师共同构建了关于规模经济概念

理解的语境。学生将“quantity”(量)与“cost”(成本)联系起来，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他们通过交流

与互动逐渐明确了“break even”(盈亏平衡)对于产生“barrier to entry”(进入壁垒)的重要性与相关性。这

种通过超语实践对相关概念的链接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的理解[37]。学生通过参与课堂

讨论，不仅展示了他们对规模经济概念的理解，还表现出了他们在超语实践中的积极参与和认知建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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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师在讨论中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促进了他们对规模经济概念的

理解。学生在讨论中积极参与，回答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运用英文和中文交替表达观点促进了

对规模经济概念的更深入理解。通过这种超语实践，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关于规模经济概念的内

容。同时，学生将英文术语和中文表达联系起来，形成更为完整和准确的认知结构[16]。这种参与和反馈

机制促进了学生对商务汉语专业课程内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以发现，示例 2 同样强调了教师的引导

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之间形成提问—思考—讨论的互动形式，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同时，学生在

这种概念理解的超语实践中也能逐渐建立认知框架，进而更好地掌握商务汉语专业术语。 
综上所述，概念理解下的超语实践依赖于教师的多语言解释和多模态支持，注重在教师的引导下帮

助学生建立起对新概念的认知框架，从而增强对复杂商务概念的理解。 

5.1.2. 概念解释所激发的超语实践 
例子 3： 

学生 1：戴尔公司的商业模式之中，他们就是将产品自己销售到客户，他们取消了批发和零销。 

老师：那么他们取消了批发和零售的环节，我们有一个表达，有很多组都写到了，这叫什么？ 

学生 2：Direct。 

学生 1：就是直接销售给顾客。 

老师：The direct model，叫直销模式。 

学生 3：就是取消了批发，不需要代购，或者不需要中间的人，消费者可以直接从那家公司买，从 website 或者

从有些店里可以买。 

老师：从网上、从店直接购买，取消了 wholesale 和 retail 这样的环节，所以它节约了很多的 cost，成本，对不

对？ 

(课堂观察，2024 年 3 月 4 日) 

在这段对话中，学生和老师在战略管理课堂上就戴尔电脑公司竞争优势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其中，当谈到戴尔公司所采用的商业模式时，有学生首先用简单的中文表达将其解释为取消了产品批发

和零售的环节。然后，老师提示道这样的商业模式用一个专业术语应该怎样表达，并且告知学生其实很

多小组已经将其写在了白板上面。通过前面这样的解释和鼓励，有学生马上用“direct”回答了老师的这

个问题。接着，又有学生补充到“direct”就是直接销售给顾客的意思。老师随后给学生们进行了“the direct 
model”被叫做“直销模式”的完整解释。基于前面的解释，还有另一名学生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直销的

这种商业模式。她的解释是直销模式就是不需要代购、不需要中间人，消费者可以直接从那家公司的

website 上或者有些店里直接购买。这里她提到并解释了“website”是直销商业模式典型的购买特点和方

式。与此同时，老师也进一步解释道这样的商业模式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cost”，即成本，并用

“wholesale”和“retail”再一次强调“直销模式”具有的优势，强化对“批发”和“零销”这两个关键词

意思的解释。可以看出，这种概念解释所激发的超语实践是由学生主导的，以学生的自主表达来解释概

念，进而构建对商务汉语概念的理解，促进知识内化。 
例子 4： 
在《创业模拟》的第一节课上，老师首先向学生们提出了需要一起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即什么是创

业？你怎么理解创业这个概念？上述示例分别呈现了两个小组参与课堂讨论活动的内容。图 1 展示了第

一组学生对于创业这个概念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是由既会讲英语，又会讲中文的三名留学生

构成。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自己的双语语言资源将“创业”这个

概念所涵盖的主要内容比较有条理地描述并列举出来。这组学生明确地指出了“创业”应包含“busin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4261


赵昆鹏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4261 409 创新教育研究 
 

plan”，其次是“投资”，同时还应有“团队 team 合作”，“marketing plan”和“networking”。这样的

超语实践赋予了学生能够将自己对于“创业”这一概念进行完整解释的权力，支撑了学生对于相关商务

汉语知识的学习[38]。图 2 展示了第二组学生对于创业这个概念的解释。这一组是由既会讲西班牙语，又

会讲中文的四名留学生构成。他们首先提供了一个关于“创业”这个词语的西班牙语解释。在解释了“创

业”词义的基础上，然后他们用简明的中文定义了“创业”这个概念。在示例中，两组学生使用丰富的双

语文字来解释“创业”，即：两种语言交织着使用来对这个概念进行阐述、补充并完善相关的解释。学生

在课堂活动中利用超语策略来阐明自己对于“创业”的思考，这种书面上的超语实践不仅可以使学生充

分表达自己对商务汉语课程中专业名词更深入的见解，还可以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激发他们对相关

概念的自主解释能力[16] [21] [39]。以上示例表明概念解释下的超语实践强调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深化理解

和自主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在课堂讨论中通过多语言交替使用，结合图示、文本等多模态符号解

释商务汉语术语，不仅需要识别概念，还要主动构建意义。 
 

 
Figure 1. Classroom learning activity, March 6, 2024 
图 1. 课堂学习活动，2024 年 3 月 6 日 

 

 
Figure 2. Classroom learning activity, March 6, 2024 
图 2. 课堂学习活动，2024 年 3 月 6 日 

 
综上所述，两种超语实践有所不同，但都有助于学生解决语言障碍，优化学习效果。其中，概念理

解所激发的超语实践注重在教师的引导下帮助学生建立认知框架，提升其对商务汉语知识的掌握效果，

而概念解释下的超语实践则突出学生的自主性，更强调学生主动参与深化知识，提高概念解释与应用能

力。 

5.2. 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对超语实践的态度 

5.2.1. 增强对商务汉语知识的理解力与课堂参与度 
在访谈中，一名学生的反馈如下： 

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好，因为大部分的名字用英文来说，比如说在我们国家也是那样说 monopoly，然后别的国家也

是用那个语言，所以我觉得如果主要的词用英文讲的话，那样的话对学生了解比较好。(访谈，小兰，202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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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数据摘录中，学生小兰认为商务汉语课程中结合英文来解释主要术语和名词对学生更容易理

解。她表示很多名词术语用英文表达在其他语言中也是通用的，所以那些主要的概念利用中英文结合这

样的方式在课堂上会达到更好的理解效果。这体现了一种超语教学的实践，即通过在教学中运用不同语

言来促进学习和理解。从超语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教学方法通过整合学生已有的语言资源，学生可以

更好地理解商务汉语知识[18]。 
此外，小兰还提到： 

比如说有的学生听不懂或者看不懂或者怎么说，你要看什么材料，然后看图片可以理解得很多，而且对我们有

很大的好处。(访谈，小兰，2024 年 2 月 3 日) 

小兰指出使用图片来辅助理解的有效性，特别适用于那些对纯语言解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小兰的

描述，使用图片可以增强学生的非语言感知能力，并且有利于他们理解专业性较强的商务汉语知识。在

这里，小兰强调使用图片作为辅助工具，这与超语教学原则相吻合。视觉辅助工具能够跨越语言障碍，

为理解提供额外支持，即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学生商务汉语知识的学习难度，提高他们的学习成效[40]。 
同时，另一名学生谈到： 

对我来说，如果您用英语解释，我会更容易理解。我认为那样很好。你用英语解释，并以我们的作业为例说明。

你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和你用一点英语，这种方式我觉得更具参与性。(访谈，小美，2024 年 2 月 3 日) 

通过在商务汉语课程中采用超语实践，即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中文和英文的结合，小美表明这样

不仅有助于增强她对商务汉语知识的理解，还能够使她更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中，提高了她的课

堂参与度。因此，这种以超语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商务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体现出了积极的作用，有利

于加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课堂参与度[41]。 
并且，小美认为： 

还有我觉得这样更有趣。因为我知道我懂了很多，但是如果你一点英语都不用，我觉得对我有点不太有趣。这

样做使学生更专注、更积极参与，不仅仅是理解，还包括参与其中。(访谈，小美，2024 年 2 月 3 日) 

同时，根据小美的反馈，她认为超语这种教学方式使商务汉语课程变得更有趣味性。因为她可以听

得懂老师讲解的内容，这些是得益于超语给她带来的理解和掌握相关商务汉语知识的成效。不仅如此，

超语的教学方式还可以增强她听课的注意力与专注性，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方式参与到课堂学

习中。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对商务汉语知识被动的接收，更多的是愿意对相关知识进行主动地探索[39]。 
综上所述，小兰和小美的反馈突显了在商务汉语学习中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潜力，即通过接纳

多样化的语言和非语言资源，学生与老师可以共同创造包容性和互动性的超语学习环境，满足不同学习

者的需求[42]。同时，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强调将多种语言融合运用，这样可以打破单语教学模式所带

来的商务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障碍。因此，学生不仅能够从他们完整的语言资源中汲取相关商务

汉语知识，而且可以使他们更深入地融入课堂学习，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21]。 

5.2.2. 增强对商务汉语知识的记忆性与降低认知难度 
小兰在访谈中又提到了下面的消息： 

就是如果我们使用图片，我们可以更快地记忆事物，并且可以长时间地保持记忆，不容易忘记。(访谈，小兰，

2024 年 2 月 3 日) 

在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小兰认为老师使用图片来讲解相关内容可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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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记忆更为持久，不易遗忘。在访谈中，还有一位学生表示： 

特别好，因为我就是从图片学到的，我是一个看到图片，这个我就明白了。因为那本书特别中文写的特别复杂，

用特别复杂的中文表达去写，然后你翻译成英文，英文特别简单。(访谈，小波，2024 年 1 月 28 日) 

这位学生表明通过图片教学他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商务汉语知识，降低商务汉语知识的复杂性，尤

其对于理解复杂的中文表达有帮助。同时，另外两名学生补充说：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我们学习以后，我们会去分辨谁是买方，然后谁是卖方，谁来负责比如说：运费

或者保险什么的，我觉得用这些图片就是我们会学习得更好。(访谈，小亚，2024 年 1 月 27 日) 

老师利用图片并为我们制作了一张表格，介绍了 CIF、CFR 和 FOB 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比教科书更

有帮助。(访谈，小美，2024 年 2 月 3 日) 

以上两名学生的观点表明老师利用图片来讲授复杂且易混淆的国际贸易术语，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们

将视觉提示与语言内容联系起来，增强对商务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这种方式还能够帮助学生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更加直观地和高效地区分每种贸易术语卖方与买方所承担的运费与保险，以及交货地

点与风险转移，即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样的内容呈现方式比教材中所例举的那些纯文字信息

与复杂的中文句式和表达更容易让商务汉语的留学生们接受。这样的超语教学实践简化了复杂的语言内

容，减少了学生对相关商务汉语知识认知的负荷[43]。 
超语的有效实现一直依赖于多种模态的支持，其中包括手势、物体、视觉线索、触觉感知、语调变

化、声音特征以及其他非语言交流形式[27] [28]。此外，语言使用并非一种固定的过程，而是源于目的性

的意义构建，利用一系列模态选择来适应特定的听众和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44]。学生对商务汉语学习过

程中图片教学的偏好反映了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法的应用，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理解能力。通过将视

觉元素与语言内容结合，学生可以更好地应对商务汉语知识的复杂性，并有效地保留所学的内容[45]。除

此之外，两名相关商务汉语专业课的任课教师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超语教学实践的观点与态度： 

很多能用图片呈现尽量用图片，我在上专业课的时候是比较倾向于用这种可视化的东西。我在讲贸易术语，因

为贸易术语其实是整个里面挺麻烦的一个东西，然后用了图片学生反映效果还挺好的。(访谈，橙老师，2024 年 1 月

27 日)  

我相对的是通过这些语言、一些图片这种方式把难度稍微降低了一点，让他们容易懂一些。也会当场在黑板上

画一些图，这种比如说像这里面说到的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之间的区别。(访谈，橙老师，2024 年 1 月 27 日) 

根据这位教师在访谈中的反馈，她表明了在讲授国际贸易术语时会偏向使用那些可视化的教学资源，

例如：图片。在她看来，贸易术语的相关知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不仅如此，当找不到合适的图片

时，她还会通过绘画的方式在课堂上直接给学生们勾勒出一些贸易形式之间的差异，比如说：过境贸易

和转口贸易之间的区别。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位双语使用者的教师有很强的超语教学实践意识，她通过

利用图示语言将国际贸易这门课程中需要掌握的重要的术语，但理解和记忆难度却十分巨大的内容变得

浅显易懂。由此可见，双语使用者的超语实践体现在可选择利用其完整的视觉符号资源库，包括图像和

表情符号[21]。Lin 进一步提出了“超符号化”一词用于分析语言与其他符号体系，例如：视觉、手势、

身体动作在意义生成实践中的相互关联[46] [47]。因此，这样的教学方式让留学生深入浅出地获取了相关

商务汉语知识，实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此外，另外一位教授留学生其他商务汉语专业课程的教师

在他的教学反思日志中提到： 
在多语言的教学环境中，母语为中文的老师，无法用法语、韩语或者俄语等其他语言与学生进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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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讲解知识点的时候，利用图片可以提高学生对相关词汇和知识点的理解，加强记忆，减轻相关商务

汉语知识的认知难度。(教学反思日志，芃老师，2023 年 9 月 18 日) 
从这位教师记录中可以看到，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单一媒介语-英语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给一些学生带来的学习上的阻碍。具体而言，留学生商务汉语的教学课堂是由多种族、多文化、

多语言以及多教育背景构成的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有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不是特别高，或是一

些只是会利用英语进行基本的交流，比如：来自于韩国和俄罗斯的留学生反映他们不太习惯使用英语、

英语没有那么好等等。然而，当前案例研究中这两位本土的商务汉语专业课教师所掌握的和较为灵活使

用的授课媒介语只有英语。Li 从社会语义学的视角看待超语实践，其中语言被视为语言符号的一部分，

“属于更广泛的模态资源库，以在不同的语境和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流，并展现他们的主体性”[37]。因此，

利用图片的这种超语教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媒介语-英语所带来的缺憾[40]。在多语的教学环

境中，这样的方式能够允许和实现不同语言水平和基础的学生们共同学习，平等地进行师生间的课堂学

习互动，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减轻他们对相关商务汉语知识的认知负担[48]。 

6. 讨论与结论 

这项研究在中国南方一所高校的留学生商务汉语专业班级中进行。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调

查该班级商务汉语课程中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超语实践类型，二是研究商务汉语专业课程中学生

和教师对超语实践的态度。通过课堂观察，研究发现商务学生的超语实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概

念理解激发的超语实践；二是概念解释激发的超语实践。此外，在课后的访谈中，学生和教师表达了他

们对商务汉语专业课程中超语实践的态度，具体包括：增强对商务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课堂参与度，以及

增强对商务汉语知识的记忆和降低认知难度。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当前研究的焦点在留学生商务汉语教学领域，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和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出语境化特征。就超语实践而言，本研究从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任务中的功能、引发商务

汉语课堂师生进行超语实践的类型等方面展开研究。与 Wang 的某些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例如：

超语实践的解释功能[23]。然而，在师生对商务课堂超语实践的态度方面，本研究的结果与 Wang [23]以
及 Zhou、Li 和 Gao [49]的研究结果存在一些矛盾。在 Wang 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教师对超语实践的态度

方面，有教师参与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在课堂教学中展示良好的语言实践，将超语实践视为一种不

良的语言习惯[23]。此外，Zhou、Li 和 Gao 的研究中有少数学生表达了偏爱单语教学法的态度[49]。然

而，当前研究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认同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在商务汉语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

具有的价值，并持有积极和支持的态度。 
本研究针对留学生商务汉语课堂中师生超语实践进行了调查，并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相关发现。首先，

研究背景设定在中国南方一所高校，该校为留学生开设一系列商务汉语课程。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传

统的商务汉语课堂教学，以汉语作为主要授课语言，呈现单一语言主导、固化模式的特点[7] [12] [14]。
因此，进行有意义的课堂超语实践，有助于强化商务汉语专业课程的内容学习，并提升学生对商务汉语

知识的理解能力。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同时，研究还揭示了不同类型的超语实践在商务汉语课

程学习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互补作用，概念理解型超语实践能帮助学生快速建立认知框架，提高学生对新

概念的接受度，而概念解释型超语实践则能提升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进而促进知识内化，两者相辅相

成。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多语言环境下商务汉语课堂的超语教学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探索空间。 
其次，从超语作为一种教学法的角度出发，本研究探讨了如何在商务汉语课堂上有效利用教师自身

的双语能力和超语教学资源与意识，灵活运用他们先前积累的语言知识库以及对视觉化教学模式与资源

的偏好，以达到掌握商务汉语专业课程知识的目的。在商务汉语课堂上，教师并未强迫学生仅使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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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汉语)学习，也没有局限于单一语言的授课方式，或只是使用枯燥的文本内容填鸭式地讲授抽象与晦

涩难懂的商务知识。相反，师生在课堂上能够自发地运用超语能力进行积极互动、交流与学习。这些发

现对于将汉语作为主导授课语言的商务汉语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法的选择与创新，以及相关教学信念的

转变具有重要的教学启示。教师应意识到并充分利用学生的语言资源，将其纳入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中

以促进学生相关商务汉语知识的学习。正如 Canagarajah 所指出的，超语实践体现了“多语言使用者在各

个语言之间穿梭的能力，多种语言所形成的整体语言技能被视为一个综合系统”[18]。因此，超语教学策

略可以使教师将留学生已获得的语言能力与他们对新知识的学习关联起来，从而激发他们从不断形成的

双语/多语言知识库中获得新的商务汉语知识[50]-[52]。这种超语教学模式能够将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新

知识的学习有机结合，从而增强与推动他们对相关商务汉语课程学习的能动性和进程。 
最后，本研究的发现也与 García 和 Li [21]的观点一致，即在语言教育中为超语实践创造空间对于引

入生态和可持续的第二语言教学法具有促进作用。在这样的空间内，学生的主体性被赋予了优先考量并

得到主动激发，以促使他们能够共同“协商语言和意义生成的各项技能”[21]。这样的方式建立了商务汉

语课堂上师生之间知识共建与平等对话的空间，从而确保留学生在课堂上的知识交流呈现双向互动模式，

而非单向灌输模式。 
据此，为了今后在商务汉语教学中有效地实施超语实践，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设计多语言交替的教学活动，如双语术语表和小组讨论，帮助学生在中文与母语或英语之间建立

联系，促进对复杂商务概念的理解。第二，充分利用视觉、听觉等多模态符号资源以降低认知难度，增

强学生的记忆效果。第三，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和文化背景，设计分层的超语教学活动，确保不

同水平的学生都能从中受益。第四，在评估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形成性评估(如课堂观察和学生自我反思)
和总结性评估(如多模态任务和语言知识结合的测试)全面衡量超语教学的效果，并通过长期效果跟踪了

解学生在实际商务场景中的应用情况。我们期待这些具体的教学实践建议和评估措施能提升商务汉语课

堂的教学效果，并为多语言环境下的商务汉语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案例仅涵盖了中国南方一所高校商务

汉语专业的一个班级，包括留学生和相关课程的授课教师。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商务汉语课堂教学中师生

之间超语实践的细节、类型以及态度，需要对来自不同研究语境的多重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并扩大参与

者样本规模，同时录制课堂教学视频。这将有助于深入探讨如何最有效地促进留学生商务汉语课堂的可

持续生态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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